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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
品
書
店
經
千
呼
萬
喚
來
港
之
後
，
究
竟
帶

來
了
甚
麼
，
現
在
下
結
論
還
太
早
。
有
沒
有
驚

艷
？
沒
有
。
朋
友
間
只
會
說
，
去
過
了
嗎
？
去

過
了
，
很
擠
，
就
轉
話
題
，
像
沒
甚
麼
可
說

的
。
因
為
太
擠
，
一
切
台
灣
誠
品
的
好
處
，
就

算
真
帶
來
了
香
港
，
也
只
好
待
日
後
冷
清
點
的
時
候

再
去
發
掘
吧
。

誠
品
是
否
受
港
人
冷
待
，
我
們
這
些
不
常
逛
書
店

的
人
不
知
道
。
不
過
冷
待
的
說
法
，
本
身
就
有
問

題
。
如
果
誠
品
是
一
盤
生
意
，
一
個
服
務
機
構
，
受

冷
待
的
只
會
是
顧
客
。
當
然
，
如
果
它
是
要
君
臨
天

下
，
向
我
等
示
範
如
何
閱
讀
，
那
又
作
別
論
。
如
果

認
為
香
港
市
場
對
誠
品
為
何
不
如
開
張
前
般
積
極
，

就
應
該
問
誠
品
的
營
運
能
力
和
品
牌
，
是
否
足
夠
做
過
江
龍
。

品
牌
過
了
江
之
後
，
往
往
就
走
了
樣
。
我
們
日
常
熟
悉
的
銀

行
、
餐
廳
，
雖
是
大
集
團
，
在
異
地
見
到
也
總
是
怪
怪
的
。
一

是
人
與
制
度
不
同
，
二
是
原
材
料
和
服
務
文
化
總
有
差
異
，
三

是
城
市
各
有
不
同
的
氛
圍
，
品
牌
也
會
模
糊
起
來
。
理
論
上
這

是
不
應
該
發
生
的
，
因
為
品
牌
的
架
構
和
核
心
，
放
諸
四
海
都

必
須
貫
徹
有
效
。
成
功
的
品
牌
有
套D

N
A

，
即
使
有
天
跑
上
月

球
或
火
星
開
店
，
都
應
該
一
樣
。
比
如
麥
記
強
調
的
食
物
品

質
、
清
潔
環
境
、
物
有
所
值
，
和
要
成
為
你
我
喜
歡
的
餐
廳

等
，
無
論
將
來
開
到
哪
個
星
球
，
都
應
該
不
變
。
但
話
雖
如

此
，
品
牌
的
核
心
雖
不
變
，
經
營
手
法
有
時
卻
不
得
不
遷
就
本

土
文
化
。

麥
記
一
度
非
常
堅
持
簡
單
的
美
式
菜
單
，
抗
拒
加
添
本
地
食

材
口
味
，
但
經
過
廿
年
進
軍
國
際
的
經
驗
，
現
在
的
菜
單
變
得

有
彈
性
多
了
，
為
了
本
土
市
場
宗
教
原
因
而
避
開
豬
牛
固
不
在

話
下
，
就
連
米
飯
等
原
材
料
也
時
見
加
入
，
跟
早
期
的
手
法
很

不
同
。
像
許
多
美
國
品
牌
，
國
際
市
場
是
近
年
業
務
增
長
的
動

力
，
邊
做
邊
學
邊
演
變
是
好
事
。

有
能
力
把
品
牌
進
軍
國
際
的
人
才
非
常
吃
香
，
也
很
難
找
。

有
了
人
才
，
是
否
一
定
成
功
，
也
得
看
天
時
地
利
加
運
氣
。
如

果
連
人
才
也
沒
有
，
就
更
不
用
想
了
。
生
意
最
愁
的
不
是
沒
有

好
﹁
橋
﹂，
而
是
沒
有
執
行
的
能
力
。
兩
岸
四
地
共
勉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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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陳
　
莉

過江龍
伍淑賢

翠袖
乾坤

黃
天
石
之
所
以
走
上
﹁
鴛
蝴
之
路
﹂，
實
與
﹁
鴛
蝴

派
﹂
作
家
過
從
甚
密
有
關
，
大
受
影
響
。

根
據
黃
天
石
一
九
六
○
年
已
寫
就
，
後
在
︽
萬
象
︾

︵
香
港
，
一
九
七
五
年
七
月
︶
刊
登
的
︽
狀
元
女
婿
徐

枕
亞
︾
一
文
來
看
，
兩
人
的
交
往
，
實
非
泛
泛
。
徐

枕
亞
作
品
一
九
二
一
年
登
陸
香
港
，
對
黃
天
石
自
有
深
切

的
影
響
。
根
據
李
育
中
口
述
，
黃
天
石
從
日
本
回
香
港

後
，
思
想
經
過
百
般
﹁
折
磨
﹂，
欲
棄
﹁
鴛
蝴
派
﹂
改
走
純

文
學
路
線
，
但
不
成
功
，
戰
後
即
以
﹁
傑
克
﹂
筆
名
，
專

注
流
行
小
說
。

不
過
，
按
照
目
前
的
資
料
，
黃
天
石
以
文
言
所
寫
的

﹁
鴛
蝴
派
﹂
小
說
，
最
後
一
部
是
︽
生
死
愛
︾。
我
得
見
的

是
香
港
大
公
書
局
一
九
四
○
年
二
月
的
再
版
本
，
書
前
有

編
者
︿
現
代
小
說
叢
刊
原
起
﹀
一
文
，
署
﹁
中
華
民
國
廿

八
年
十
二
月
﹂，
即
是
初
版
本
應
是
出
版
於
一
九
三
九
年
，

但
是
否
寫
於
這
一
兩
年
間
，
待
證
。
然
書
前
有
標
﹁
原
名

儷
緋
館
憶
語
﹂，
那
麼
，
︽
生
死
愛
︾
可
能
很
早
以
前
就
以

這
書
名
出
版
過
一
次
了
？
存
疑
。
觀
內
文
，
開
首
說
：

﹁
儷
緋
館
主
人
曰
：
余
於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冬
，
由
星
加
坡
乘

輪
至
香
港
。
﹂
這
書
寫
於
一
九
三
五
年
以
後
，
當
無
可

疑
。
由
此
觀
之
，
黃
天
石
在
三
十
年
代
中
後
期
，
仍
耽
於
徐
枕
亞
的

﹁
鴛
蝴
夢
﹂
裡
。

不
錯
，
︽
生
死
愛
︾
仍
承
自
﹁
鴛
蝴
派
﹂
的
哀
情
小
說
，
男
女
最

終
不
能
結
合
。
描
述
女
主
角
麥
格
蘭
之
死
，
極
盡
淒
豔
，
是
他
所
寫

的
﹁
鴛
蝴
派
﹂
巔
峰
之
作
：

﹁⋯
⋯

立
奔
床
前
，
視
麥
格
蘭
氣
如
游
絲
，
枯
瘦
無
人
狀
，
目
光

且
散
，
而
神
思
乃
清
澈
如
水
，
見
余
至
，
眼
角
突
流
急
淚
，
掀
唇
作

慘
絕
之
笑
，
余
一
切
不
顧
，
雙
臂
力
抱
之
。⋯

⋯

余
心
粉
碎
，
更
視

麥
格
蘭
，
則
迴
光
返
照
，
紅
暈
上
腮
，
吞
橋
不
能
復
語
，
撫
之
，
玉

肌
如
冰
，
蓋
氣
絕
矣
。
余
一
慟
幾
絕
，
念
天
地
間
從
此
更
無
麥
格
蘭

其
人
，
余
雖
生
亦
復
猶
死
，
則
捧
其
首
，
作
熱
烈
之
長
吻
，
此
吻
較

定
情
之
夕
，
尤
為
悠
久
，
以
後
此
余
為
世
間
畸
零
人
，
更
無
麥
格
蘭

其
人
足
供
余
之
恣
愛
，
即
使
世
有
女
子
慧
美
逾
麥
格
蘭
，
在
余
視

之
，
終
不
敵
此
當
前
這
豔
屍
。
﹂

﹁
吻
屍
﹂
而
悲
號
，
這
個
﹁
儷
緋
館
主
人
﹂，
真
乃
情
癡
，
這
篇

﹁
言
情—

傷
感
﹂
的
作
品
，
想
是
黃
天
石
文
言
小
說
的
收
山
之
作
。
但

此
書
已
署
名
﹁
傑
克
﹂，
即
是
在
戰
前
已
採
用
這
筆
名
，
李
育
中
記
錯

了
。
不
過
，
﹁
傑
克
﹂
的
聲
名
大
振
，
確
是
起
於
戰
後
。

但
姑
勿
論
如
何
，
這
位
﹁
粵
港
派
大
師
﹂
用
﹁
黃
天
石
﹂
抑
﹁
傑

克
﹂
來
撰
小
說
，
其
風
格
一
以
貫
之
。
也
即
是
，
今
後
所
採
﹁
傑
克
﹂

之
名
的
小
說
，
也
難
改
變
他
的
﹁
鴛
蝴
味
﹂，
文
章
仍
是
兒
女
情
多
。

戰
後
傑
克
雖
不
再
操
文
言
，
但
寫
來
更
﹁
放
恣
﹂，
每
依
書
中
人
的
身

份
，
粵
語
、
上
海
話
都
用
上
了
。
在
香
港
通
俗
小
說
家
中
，
他
的
作

品
確
另
樹
一
幟
。
可
惜
，
評
論
者
每
每
一
葉
障
目
，
甚
至
多
葉
障

目
，
也
沒
遍
看
他
的
作
品
，
致
有
所
偏
頗
和
偏
差
。

有
誰
看
過
他
﹁
吻
屍
﹂
的
震
撼
？

「吻屍」的震撼
黃仲鳴

琴台
客聚

青
海
省
會
西
寧
，
早
在
十
一
年

前
後
去
過
兩
次
。
二
○
○
一
年
是

全
國
人
大
港
區
代
表
前
往
視
察
，

翌
年
聯
同
香
島
中
學
仝
人
攜
教
師

捐
款
四
百
萬
元
前
往
助
學
。
以
其

一
半
贈
與
青
海
民
族
學
院
︵
今
已
稱
民

族
大
學
︶，
另
兩
百
萬
分
別
設
立
兩
家

在
少
數
民
族
地
區
的
希
望
小
學
。

十
年
前
兩
赴
西
寧
，
雖
然
該
處
屬
青

藏
高
原
，
但
海
拔
不
過
二
千
餘
公
尺
，

並
不
感
到
有
什
麼
高
山
反
應
。
十
年
後

再
往
，
一
下
飛
機
便
有
點
氣
促
，
顯
然

是
缺
氧
緣
故
。
翌
日
去
到
海
拔
三
千
五

百
二
十
公
尺
的
日
月
山
和
青
海
湖
，
更

氣
促
得
厲
害
。
爬
一
小
段
山
坡
，
氣
喘

不
已
。
後
來
連
跑
路
都
很
吃
力
，
真
正

是
歲
月
不
饒
人
也
。

西
寧
真
正
是
今
非
昔
比
。
十
一
年
前
去
的
時
候
，

西
寧
的
高
樓
大
廈
寥
寥
可
數
，
還
不
及
珠
江
三
角
洲

一
個
發
達
小
鎮
。
今
天
則
大
廈
林
立
，
市
區
擴
闊
，

儼
然
一
個
大
城
市
的
格
局
。
人
口
二
百
多
萬
，
誰
能

說
它
是
西
北
邊
陲
地
區
，
是
位
於
荒
㜑
的
黃
土
高

原
？青

海
去
過
幾
次
，
新
疆
也
去
過
幾
次
，
前
後
對
比

強
烈
。
這
些
少
數
民
族
聚
居
之
地
，
中
央
投
入
大
量

資
金
，
開
發
大
西
北
，
其
面
貌
的
改
變
是
顯
著
的
。

最
突
出
的
還
是
房
地
產
發
展
。
西
寧
市
區
，
到
處

有
﹁
樓
盤
﹂，
到
處
有
新
建
築
群
，
似
乎
房
地
產
交

易
十
分
紅
火
。
雖
然
樓
價
不
及
香
港
的
十
分
之
一
，

但
當
地
居
民
，
是
不
是
有
很
多
置
業
人
士
？
未
有
機

會
細
問
。

上
兩
次
前
往
，
仍
未
有
五
星
級
酒
店
，
這
一
次
住

進
的
銀
龍
酒
店
，
屬
五
星
級
，
雖
然
管
理
方
面
仍
與

沿
海
發
達
城
市
稍
有
差
距
。

我
們
住
的
酒
店
前
方
有
一
廣
闊
的
人
民
公
園
，
更

有
舞
台
可
以
表
演
節
目
。
去
閒
逛
時
剛
好
有
一
個
社

會
科
學
宣
傳
周
的
開
幕
式
。
此
外
不
少
市
民
在
跳
交

際
舞
，
也
有
不
少
在
耍
太
極
拳
。

最
有
趣
的
是
公
園
內
既
有
不
少
人
在
派
房
地
產
廣

告
，
也
有
不
少
人
擺
攤
檔
在
招
徠
買
保
險
，
包
括
人

壽
、
房
險
和
火
險
。

因
為
高
原
反
應
，
留
青
海
三
天
，
我
只
出
遊
一

天
，
另
兩
天
只
好
在
酒
店
休
息
。
人
老
了
，
只
好
如

此
。

三進西寧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島
根
縣
出
雲
地
區
的
八
重
垣
神
社
，
向
來
深
受
日
本

年
輕
女
性
歡
迎
，
除
了
自
古
以
來
便
以
﹁
結
緣
﹂
信
仰

聞
名
外
，
最
特
別
之
處
在
於
神
社
的
奧
之
宮
後
山
，
有

座
鏡
池
，
可
用
來
占
卜
姻
緣
，
雖
然
男
女
適
用
，
但
慕

名
而
來
的
多
是
年
輕
的
未
婚
女
性
，
神
社
販
售
的
緣
結

御
守
，
種
類
更
是
五
花
八
門
。

信
徒
可
到
本
殿
旁
御
守
專
賣
處
，
放
下
一
百
日
圓
後
，
便

可
取
走
一
張
占
卜
用
和
紙
，
帶
到
鏡
池
前
，
平
放
在
水
面

上
，
紙
上
會
浮
現
不
同
的
字
，
通
常
暗
示
良
緣
方
位
，
這
時

再
掏
出
銅
板
放
在
紙
上
，
等
待
紙
和
錢
一
起
落
入
池
底
。
據

說
等
待
的
時
間
越
短
，
越
能
盡
早
覓
得
歸
宿
，
而
和
紙
漂
得

越
遠
，
良
緣
也
將
結
得
越
遠
。
不
少
女
性
結
伴
占
卜
，
在
十

五
分
鐘
內
結
束
就
算
快
，
但
也
有
人
在
池
畔
苦
等
，
未
看
到

和
紙
沉
入
水
底
，
絕
不
輕
易
離
開
。

不
少
日
本
民
眾
為
了
解
出
雲
風
土
，
會
深
入
走
訪
﹁
出
雲

國
神
佛
靈
場
﹂
的
二
十
座
神
社
、
廟
宇
，
除
知
名
的
出
雲
大

社
、
八
重
垣
神
社
外
，
位
於
鳥
取
縣
深
山
的
大
神
山
神
社
，

以
獨
到
的
深
山
幽
靜
氛
圍
和
傳
統
石
板
道
山
路
，
最
具
空
靈

氣
息
，
深
深
吸
引
了
我
。

喜
愛
爬
山
的
遊
客
，
都
會
選
擇
到
大
神
山
神
社
一
帶
健

行
，
從
巴
士
下
車
處
往
上
走
，
會
先

經
過
一
段
平
緩
的
上
坡
和
商
店
，
再

左
轉
走
過
長
約
七
百
公
尺
長
的
石
板

道
才
能
看
到
神
社
。
沿
途
水
清
風

涼
，
山
林
蓊
鬱
，
讓
人
心
曠
神
怡
，

還
能
見
到
古
樸
石
造
神
像
安
然
而

立
，
路
程
來
回
約
一
小
時
，
走
來
並

不
費
力
，
是
夏
日
森
林
浴
的
好
去

處
。

中
途
可
沿
山
路
左
折
，
探
訪
源

起
奈
良
時
代
的
大
山
寺
。

走
累
了
，
還
可
暢
飲
延
命
長
壽
的

﹁
御
神
水
﹂
，
水
質
純
淨
，
清
涼
甘

冽
，
不
少
健
行
者
帶
備
空
瓶
，
盛
載

山
泉
水
，
喝
下
一
口
，
全
身
舒
暢
，

足
以
解
去
溽
熱
暑
氣
。

神社、結緣、健行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緣
分
對
於
每
個
人
和
事

都
是
非
常
重
要
。
人
海
茫

茫
中
，
能
相
識
結
緣
這
當

然
要
講
緣
分
囉
。
兩
情
相

投
結
為
夫
妻
的
話
是
緣

分
，
若
是
夫
妻
鬧
分
家
則
肯
定

是
緣
盡
才
會
散
。

已
到
中
年
的
朋
友
當
會
記
得

當
年
麗
的
電
視
︵
即
今
日
的
亞

洲
電
視
︶
有
個
十
分
受
歡
迎
的

節
目
︽
家
燕
與
小
田
︾。
薛
家

燕
與
黎
小
田
亦
因
這
個
節
目
而

大
紅
大
紫
，
私
交
甚
篤
，
當
年

更
常
結
伴
登
台
大
搵
真
銀
。
可

惜
兩
人
的
緣
分
只
限
於
事
業
工

作
上
，
姻
緣
線
卻
未
被
上
天
月

老
所
相
牽
。

事
隔
多
年
，
各
人
有
各
自
發

展
，
然
而
，
友
誼
長
存
。
最

近
，
芬
姐
組
織
的
﹁
香
港
文
化

教
育
交
流
協
進
會
﹂
成
立
，

緣
分
又
重
降
在
家
燕
與
小
田
身
上
，
皆

因
他
倆
都
是
芬
姐
的
老
友
記
，
芬
姐
誠

邀
他
倆
加
入
，
該
會
共
推
家
燕
與
小
田

為
副
主
席
。
九
月
廿
七
日
晚
就
職
典

禮
，
他
倆
又
相
會
於
會
展
大
會
堂
，
雀

躍
之
情
溢
於
言
表
，
眾
人
皆
為
他
們
高

興
。
家
燕
還
偕
大
千
金
石
祐
珊
前
來
，

認
識
認
識
文
化
教
育
先
進
。
家
燕
不
但

是
著
名
藝
人
，
且
還
是
文
化
藝
術
的
承

傳
者
。
她
偕
千
金
合
辦
的
﹁
家
燕
媽
媽
﹂

文
化
機
構
廣
受
歡
迎
，
以
她
的
知
名
度

和
努
力
瞬
間
﹁
家
燕
媽
媽
﹂
已
成
品

牌
。
想
起
當
年
家
燕
復
出
在
無
㡊
電

視
，
她
以
﹁
好
姨
﹂
角
色
再
揚
名
電
視

圈
。
其
實
，
影
視
藝
人
的
走
紅
確
與
觀

眾
緣
有
關
，
年
過
半
百
的
家
燕
姐
依
然

廣
受
歡
迎
。
當
晚
典
禮
出
席
的
無
白
丁

皆
鴻
儒
，
他
和
她
對
家
燕
姐
的
狂
熱
媲

美
年
輕
擁
躉
。
﹁
好
姨
﹂
角
色
深
入
民

心
，
把
家
燕
捧
成
師
奶
殺
手
誠
緣
也
。

緣分
思　旋

思旋
天地

話
說
今
次
斯
里
蘭
卡
愛
心
之
旅
，
我
真

的
有
機
會
品
嚐
一
下
孩
子
日
常
吃
的
食

物
，
原
來
那
堆
綠
色
糊
狀
的
東
西
是
鹹

的
、
辣
的
，
除
了
草
腥
味
別
無
其
他
。
吞

下
去
猶
如
吞
下
小
草
，
有
點
割
喉
，
甚
難

嚥
。
不
過
，
對
於
五
位
小
姊
妹
來
說
今
天
煲
內

有
食
物
已
是
幸
運
日
。

在
宣
明
會
的
托
兒
所
，
採
茶
媽
媽
把
學
前
小

孩
送
來
，
小
朋
友
都
乖
乖
地
學
習
唱
歌
和
遊

戲
。
當
天
也
是
大
家
的
幸
運
日
，
一
位
衣
㠥
漂

亮
，
額
前
貼
了
一
粒
紅
寶
石
的
小
女
孩
走
進

來
，
當
天
是
她
十
二
歲
生
辰
，
剛
在
附
近
的
廟

宇
拜
神
，
順
道
將
飯
送
給
小
朋
友
分
享
。
說
時

遲
那
時
快
，
他
們
已
排
好
了
隊
，
一
雙
雙
小
手

兒
拼
在
一
起
，
小
女
孩
用
勺
子
將
飯
放
到
各
人

的
手
裡
，
我
也
分
到
了
一
羹
，
嘩
，
燙
的
，
怎

麼
小
孩
子
都
沒
有
反
應
，
反
而
吃
得
津
津
有

味
？唔

，
飯
是
甜
的
，
裡
面
有
花
生
和
椰
絲
，
好

像
糯
米
糰
，
我
不
敢
多
吃
，
因
為
我
還
沒
有
洗

手
哩
。
未
幾
，
嬸
嬸
們
拿
出
了
小
盤
子
，
小
朋

友
很
有
秩
序
地
洗
手
，
看
來
這
情
況
經
常
發

生
，
但
，
可
以
提
醒
一
下
先
洗
手
後
取
飯
，
甚

至
他
們
值
得
有
一
隻
小
碗
兒
嗎
？
我
也
即
時
向

當
地
工
作
人
員
反
映
了
。

實
在
，
他
們
對
衛
生
意
識
非
常
差
勁
，
茶
園

宿
舍
一
排
排
，
門
口
對
㠥
一
條
污
水
渠
，
上
面
公
用
洗
手

間
早
已
日
久
失
修
，
每
逢
大
雨
，
水
從
上
而
下
，
甚
至
湧

進
屋
裡
，
晚
上
他
們
照
樣
睡
在
地
上
，
孩
子
又
怎
會
不
生

病
？那

天
我
跟
㠥
忙
碌
的
採
茶
婦
女
工
作
完
畢
，
她
解
下
長

圍
裙
，
放
下
竹
籮
，
開
始
做
家
務
。
她
說
要
倒
垃
圾
，
我

們
行
了
很
久
，
我
以
為
附
近
有
垃
圾
站
，
赫
然
，
她
把
垃

圾
倒
進
那
條
小
河
裡
，
舉
動
非
常
純
熟
，
我
發
覺
那
隻
跟

在
我
們
身
後
的
瘦
得
可
憐
的
小
狗
，
已
跑
到
下
流
去
吃
㠥

剛
倒
下
的
垃
圾
。
河
水
污
黑
布
滿
穢
物
，
孩
子
又
怎
會
不

易
病
？
而
且
病
了
也
無
錢
醫
治
，
好
可
憐
。

在
富
裕
社
會
中
，
我
們
認
為
理
所
當
然
的
事
，
在
貧
困

地
區
是
遙
不
可
及
，
請
給
他
們
多
點
幫
助
，
物
質
和
教
育

同
樣
重
要
，
別
在
旁
邊
嘆
息
，
請
以
助
養
行
動
去
改
善
孩

子
的
生
活
吧
。

助養行動
車淑梅

淑梅
足跡

現在讀書，更多是接受大學校園的熏陶，改變
思維方式或者審美品位，在教養上接近城市人
（可城市人到底有多少教養呢，不過是五十步笑百
步），也非常難得了。曾經看過CCTV一個節目，
《知識改變命運》，節目中出鏡的同胞兩姐妹，氣
質有㠥雲泥之別。她們小時候應該是一樣的，比
如都有㠥單純天真的笑容，都一樣的甜美。可是
家裡窮，只能供養其中一個讀書，於是以最公平
最原始的抽籤方式決定幸運者，妹妹抽中了。長
大成人後，妹妹本來甜美的長相上平添了時髦和
自信，而姐姐則顯得十分自卑萎頓，頭壓得很
低，身體習慣性地蜷縮㠥。她們連語言都不一樣
了，姐姐的語言是嘮叨瑣碎的，幾乎沒有表達自
己的能力；妹妹則能夠準確地表達自己，語言是
有提煉的。
讀了書，無論成績如何，只要經歷了大學生活

的熏染，人多少會獲得更新知識、接納新事物的
能力。就算是城市人，市儈氣和無禮的惡習也會
減少幾分，人文氣質增加幾分。而偏僻的鄉村人
尤其貧乏的是，幾乎不能分享任何公共資源，沒
有圖書館、電影院、體育館等等公共設施，幾乎
沒有任何現代的娛樂文化生活，在增益見識上，
又缺少了很大一個緯度，只能享受藍天白雲大地
的田園之美了。可田園並不真的那麼詩意，田園
的詩意是相對於繁忙勞碌、沒有農閒時期的城市
生活而言的。田園，只有作為城市生活的休憩之
地才是詩意的；只有作為休閒方式才是美的。作
為一種生活方式和收入來源方式，它更多的是困
苦——而且是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雙重困苦。它

可以保持住一種人性的簡單、淳樸，但是這種東
西在城市生活的衝擊和對比下，也顯得十分稀有
了。我曾經看到一篇關於菜農的紀實報道，菜農
批量供應城市的蔬菜，是大棚種出來的。這種
菜，為了保證產量，不僅用化肥催長，還要噴灑
各種農藥。菜農自己是不吃這種菜的，這種菜不
僅僅不美味，還有毒。他們只吃專門為自己種植
的有機蔬菜。
城市人每天要吃進多少農藥呢？
菜農對城市人每天吃進多少農藥是不感興趣

的，他們只關心自己的產量和銷量。
這個社會相互間，尤其城鄉間，是漠不關心

的。那個對鄉村人給予同情的麵館阿姨畢竟是少
數。在艱難的歲月，城和鄉是一樣的自顧不暇。
而我這樣對鄉村人投以鄙夷一瞥的小女孩，才是
大多數。尤其，在這個社會的一部分人富裕了以
後，他們很少回饋社會，很多人炫富的成分更多
——於是與之相伴生的，就是仇富。一邊是虛榮
的賣弄，另一邊就是流血的妒忌，彼此之間缺少
欣賞、讚歎、同情和幫助，都浮在某種虛華的膚
淺的表面——這是曾經共同經歷的物質和精神的
雙重貧乏造成的。炫富和妒富，都因這共同的經
歷才能夠發生，都因這共同的經歷才顯現為一個
社會問題。
所以當我聽到愚夫的「愚夫農場」的故事時，

不僅驚嘆了。
鄉村人要考取大學，因教育資源和社會資源的缺

乏、競爭的激烈，比城市人的幾率要小很多。而考
取大學，躋身為體制內的人之後，那「光宗耀

祖」、「衣錦還鄉」的千古不朽的舊
觀念就會回到鄉村人的頭腦中來—
「吃皇糧」是「正道」。尤其如果在城
市又有個一官半職，開㠥公車回到家
鄉，更是十分榮耀的事情。
可是「愚夫農場」的主人不這麼認

為。他考了出去，又走了回來，他在
家鄉浙江湖州承包了60畝地，重新做
回了農民。他要為城市人直接供應有
機蔬菜以及其他有機食物，包括有機
大米、自然放養的雞鴨等，這是一種
在國際上稱之為CSA的產銷模式，它
越過了中間商的收購倒賣環節，直接
和城市家庭掛㢕，每周為他們專送自
己種植的有機食物。他的有機蔬菜不
使用任何化肥，更不施用任何農藥和
除草劑。長蟲子了，人工除蟲；長草了，人工拔
草。這些菜可能會顯得病弱或者被蟲子吃過而賣
相不好，但是絕對放心。這種模式也因為產出比
例的原因，價格相對大棚菜較高，於是顯得恍若
「高消費」了，競爭力明顯不如大棚蔬菜。

如此行為，頗有點倒行逆施，卻也是精神的提
升。
好不容易通過讀書走出鄉村的孩子，居然又回

到家鄉承包土地搞有機農場，家鄉人是不理解
的，他們毫不掩飾地嘲笑他，還斥之為丟臉。甚
至，農業局或者農科院之類的專業部門也不能理
解，施用化肥增加產量，施用農藥除蟲除草，輕
輕鬆鬆、事半功倍的事情，何樂而不為？為什麼
非要回到那種最為原始的生產方式？大棚種植屬
於科學種植，裡面包含㠥多少農業科學家們嘔心
瀝血的研究成果，為什麼要如此簡單地擯棄科學
呢？而有些打㠥有機食物牌子的農場，每當看到

蟲子爬滿葉子，就沉不住氣了，趕緊噴施農藥，
於是有機食物也就成為了一個謊言——超市裡有多
少有機食物屬於謊言？
辛苦地讀書、考上了大學，成為了城市人，卻

又回到家鄉，做回了農民，人生走了回頭路。可
是，這樣的回頭路是值得的，愚夫帶回來的是
「良心」觀念。從觀念上來說，很多城市人不如他
「現代」。

觀念，是最重要的。「心」改變了，「行」才
會改變，世界才會改變。
愚夫離開鄉村發展最好的時候，曾在北京做到

了房地產公司副總，經歷了一番城市喧囂、繁忙
的生活之後，記憶深處的鄉村生活終於浮現出
來，他回去了。田園詩意，只有「歸去來兮」
時，才能發現它的美，人生由此才有所徹悟。
愚夫還在艱難地「熬」，未知要熬到幾時才出

頭，不過我們祝福他吧。

人生回頭路（下）

■ 這或是黃天石最後一部文言「鴛蝴」

小說。 作者提供圖片

■鄉村孩子在上學的路上。 資料圖片

■
八
重
垣
神
社
。

網
上
圖
片


